
悠悠信天游
文/姜海霞

自 古黄河九十九道弯 。正如
歌 中所唱 ：“背 靠 黄河面对着天 ，
陕北 的 山 来套着 山”，“一 山 未 了
一 山迎”，“翻 了 架圪梁拐 了 道弯 ，
满眼眼都是黄土 山”。几千年来 ，
这片 土地荒凉 、贫瘠 ，沟沟 峁 峁 ，
绵延起伏的只有黄土和与外部世
界隔绝的孤独 。就连流经这儿的
黄河 ，也 是 “说不清 ，你流 了 多 少
月 ，多少年 。你转过多 少 弯 ，翻过
多 少 山 ，向 前 走 背 着那九 重天。”
岁 月 悠悠 ，苍天厚土 。在 这块贫
瘠 的 土 地 上 ，一 代 代 的汉 子 ，一
代 代 的 的 婆 姨 ，站在 坡梁 沟 底 ，
唱 着 一 首 首 粗犷 缠 绵 荡 气 回 肠
的野 山 歌 ，来表达他们苦 楚 的生
活 ，对 自 由 的 向 往 ，对 爱情 的 执
着 ，对美好生活 的期 盼 。这野腔
野调野 山 歌 ，最终成就 了 名 满天
下 的 “信天游”。

信天游产生在 陕北 ，和 陕北
的地理条件 、生活条件和 陕北人
的个性是分不开的 。陕北地广人
稀 ，沟壑纵横 ，正如他们在歌里所
说 ：“一个在那 山 上哟 ，一 个在那
沟 ，咱们拉不上话儿 （哎呀 ）招 一
招手”，或者如 “瞭得见那村村哟 ，

瞭不见那人 ，我泪格蛋蛋抛在 （哎
呀 ）沙蒿蒿林 ”和 “羊肚肚手 巾 哟
三道道 （那 ）蓝 ，咱们见个面 面 容
易 ，（哎 呀 ）拉话话难 ”一 般 。这
样 ，人们 习惯于站在 山坡坡上 ，或
者峁顶顶上 ，大声说话或者呼叫 ，
为此 ，把声音拉得长长 ，并在高低
长 短 间 ，形 成 了 自 由 疏 散 的 韵
律 。这种韵律 ，直接影 响信天游
的 曲调悠扬高亢 ，粗犷奔放 ，韵律
和谐 ，不加修饰的健康美 。信天
游 的 歌腔变化 ，如 同 黄土高原的
地貌一 样 ，高低 自 由 ，随意 自 然 ，
狂野奔放 。

陕北 ，是一块地势高阔 ，却无
法 自 由 纵横的土地 。这里的黄土
太厚 ，太顽 ，太不平 了 ，因 而站在
坡梁上 ，一声嘹亮的信天游 ，可以
穿透时空 ，穿透地域的阻隔 ，穿透

岁 月 ，缭 绕 十 里 八 沟 而 经 久 不
散 。同 时 ，生活在这块土地上 的
人 ，经 过 岁 月 的 磨 砺 ，黄 沙 的 吹
拂 ，黄河水的淘润 ，形成了粗犷的
性 格 ，所 谓 “热 血 汉 子 ，柔 情 婆
姨”，永远是这方土地的主人 。因
而 ，爱情成为 了 信天游里最 主 要
旋律 。在这野 山 歌里 ，他们把对
恋爱的 向往 、对爱情的坚贞 、离别
时的 感伤 以及重逢 的喜悦 ，都表
现得热烈泼辣 、大胆勇 敢 ，同时又
不失细腻和委婉 。比 如 “白 格生
生的胳膊 ，水萝 卜 的腿 ，扳转妹妹
的 肩 膀 ，亲 上 一个嘴”，这样热辣
的表达 ，想必也 只 有粗犷的陕北
汉子才敢说 出来。“想你想得上不
了 炕 ，炕楞上画下个人模样”，如
此达到茶饭不思 、须臾 不 忘 的程
度 ，想必也 只 有 陕北婆姨才能呼

出来 。再有 ：“白 天里想你穿不上
个针 ，到 夜晚想你吹不灭个灯”，
对爱情 的痴迷 已 夸张到 了 极致 。
《 走 西 口 》，无疑是此类 曲 子 的 经
典 ：“哥哥你走 西 口 ，小妹妹我实
在难留 ，手拉着哥哥的手 ，送哥送
到大 门 口 。哥哥你 出 村 口 ，小妹
妹我有 句话儿 留 ，走路走那大路
口 ，人马 多 来解忧愁 。紧 紧地拉
着哥哥的袖 ，汪汪的泪水肚里流 ，
只恨妹妹我不 能跟你 一起走 ，只
盼 哥 哥 你早 回 家 门 口 。”时 至 今
天 ，听到这首歌 ，我们依然会为那
爱情的缠绵而感动 ！

文无定法 ，信天游也是一样 ，
曲风多样 ，豪放中见婉约 ，粗犷中
有真情 ，爱 ，能爱得死去活来 ，爱
得让外人 目 瞪 口 呆 。他们为爱情
赌咒发誓 ，“一碗凉水 一 张纸 ，谁

卖 良 心谁先死”，“一 张张黄纸 一
柱柱香 ，谁卖 良 心谁先见 阎 王”，
来 表现他们 的忠 贞 ，以及为 爱全
力 以赴 的 决 心 ：“想你想 你 实 想
你 ，浑身上下都想你 ；头发梢梢想
你呀 ，红毛头绳难挣呀 ；脑瓜皮皮
想你呀 ，榆林梳子难梳呀 ；眼睫毛
毛想你呀 ，白 天黑夜难闭呀 ；眼睛
仁仁想你呀 ，泪水颗颗难收呀 ；舌
头 尖 尖 想 你 呀 ，酸 甜 苦 辣 难 尝
呀。”那 已经不 是红尘 男 女 的 爱 ，
那是一种熬干血液的全身心的投
入 。恨 ，他 们 也 能 恨 得 咬 牙 切
齿 。信天游 中 有 一段故事 ，讲一
个叫 兰花花的女孩 ，被强行嫁给
了 一个周 家财主 ，她用 唱词表达
了 对周财主的诅咒：“兰花花我下
轿来 ，东望西照 ，照见周 家的猴老
子 ，好像一 座坟 。你要死来你早
早地死 ，前晌你死来后 晌我兰花
花走。”这种艺术上 的嬉笑怒骂 ，
已 到 了 随心所欲的地步 ，是其他
山歌断不能比拟的 。

一 曲 信 天 游 ，黄 河 水 倒 流 。
悠悠信天游 ，伴着岁 月 走 。愿信
天游像陕北 的 山 丹丹花 一 样 ，越
开越美 ，越开越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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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个 人 都 有 自 己 不
同 的 经历 ，不 同 的活法 ，
当 我读到 王蒙的这篇 《活
法》时 ，心中起了波澜 。

“ 我经历 了 伟大也 咀
嚼 了 渺小 ，我欣逢盛世 的
欢 歌 也 体 会 了 乱 世 的 杂
嚣 ，我见识 了 中 国 的翻天
覆地 ，也惊愕于事情的跌
跌撞撞 。有 时候形 势 的
波谲云诡令人晕眩 ，有 时
候祸福说变就变……”老
一 辈 人 谁人 没 经 过 历 史
的 狂飙 、血 色 洗礼 、世态
炎凉 、命运诡异？但这些
都是机缘和遭遇 ，在这些
机缘和 遭 遇 中 每 个人 都
在 追 求 不 同 的 活 法 。王
蒙 以 他 不 懈 的 追 求 活 出
自 己 不俗的境界 ，不能不
让人感佩 。

我想 ，像王蒙那样去
追 求新鲜 的 活法 ，
且 活 出 自 我 ，“愉
悦 着 自 己 又 启 迪
着 别 人 ”，恐 怕 很
多 人做不 到 ，因 为
精神境界不同 。

但 不 论 身 份
贵 贱 、职 务 高 低 ，
读书 多 少 ，让 自 己
做个好人 ，活得有
意 义 、有 价 值 ，活
得 朴 实 、本 真 ，还
是 应 该 能 做 得 到
的 。

多 年 前 一 个 盛 夏 的
傍 晚 ，外面乘凉 ，一 个家
伙对 大伙 儿 吹嘘 ：“被 我
搂过 的 女人 有 一 个连 ！”
他爱跳舞 ，指舞伴 。但 以
如 此粗鄙 的 语 言 表 达 他
的 爱 好 ，说 明 了 他 的 格
调 。另 一性事糜烂 、色 闻
不 断 的 人 不服气 了 ：“你
那算什 么 ，被我睡过的女
人有 一个连 ！”不 以为耻 ，
反 以 为 荣 ，大言 不惭 ，除
了 展 示 动物 般 的 本 能 和
灵魂的 空虚与 丑恶 ，还能
有 什 么 ？除 了 让 人 听 了
呕 吐 与 鄙夷 ，还 能 怎 样 ？
但他 以为 自 己活得潇洒 ，
比别人有 “资本”，于是炫
耀 。这种 追 求 低 级趣 味
也 是 一 种 活 法 ，尽 管 可
能让人作呕 。

在 这 个 物 欲 横 流 的
世 界 ，有 人 追 求 口 腹 之
欲 ，有 人寻 求 感 官 刺 激 ，

有 人 只 有 数 钞 票 的 乐
趣 ，有 人 有 欺 世 盗 名 的
本 事 ，有 人 本 本 分 分 安
乐 终 生 ，这 都 是 一 种 活
法 。可 要 保持不 迷 失 心
性 ，不 糜烂和 消 沉 ，不浑
浑 噩 噩 ，除 了 学 识 、修
养 、理想和抱 负 ，很重要
的 一 点 ，是 得 有 定 力 。
人 究 竟 应 当 怎 样 做 人 ，
古 往 今 来讨 论 的 文 字汗
牛 充 栋 ，还 有 人 划 分 出
“ 大公 无私 为 圣 人 ，公 而
忘 私 为 贤 人 ，先 人 后 己
为 好 人 ，有 公 有 私 为 常
人 ，损人 肥 己 为 小 人 ，损
公 肥 私 为 罪 人 ”等 做 人
的 境 界 与 规 则 可 以 参
照 。实 际 上 ，对 多 少 人
而 言 ，我 们 不 可 能 超 凡
入 圣 ，但 可 以 做 好 人 和
常 人 ；做 不 了 英 雄 或 大

腕 ，但可 以不做小
人 或 罪 人 。如 果
连 这 一 点 也 做 不
到 ，那实在是枉对
此 生 。如 果 追 求
精神高 尚 些 、再高
尚 些 ，那就 已经 向
“ 圣 ”与 “贤 ”迈 进
和 靠 拢 。爱 因 斯
坦 说 过 ，“我 评 价
一个人 的价值 ，只
有 一 个标准 ，即看
他 在 多 大 程 度 上
摆脱 了 ‘自 我 ’，他

摆脱 ‘自 我 ’又是为 了 什
么 。”这 当 然 与 贫 富 无
关 ，一 个 人 可 以 屡 遭 挫
折 ，可 以 一 贫如洗 ，但他
的 心 灵 应 当 是 一 座 宫
殿 ，站着 应 当 是一个大写
的 “人”。

人终其 一 生 ，都在写
好 自 己这个 “人 ”字 ，有人
写得歪歪斜斜 ，有人写得
清秀隽永 ，有人写得不像
个 “人 ”字 ，有人写得庄朴
浑 厚 、正气凛然 ，皆 因 不
同的活法所致 。

佛说：“一花一世界 ，
一叶一菩提 ，一水一心法 ，
一石一禅心”，那 岂不是说
一人一种活法？我悟 ：在
树 ，我们应当是枚绿叶 ；在
路 ，我们 是 一 茎 小草 ；在
心 ，当有汩汩清泉流过 ；在
灵魂深处 ，当 有 万份柔情
和磐石般的坚韧 ，才能活
出 自 己的精彩 。

泛读细品
文/千河

书海浩瀚，记载 、传播着人类创造
的灿烂文明 ，我们之所以能知道过去
的辉煌 ，全靠书籍提供不灭的信 息 。
哲人说 ：书是知识的源泉 ，书是进步
的阶梯 ，书是生活的阳光 ，书是事业
的保障 ，书是精神的食粮。悠悠千万
年 ，茫茫天地 间 ，翻覆跌宕 多 少 事 ？
浩浩 书 海任 君 览 。遗憾 的 是 日 月 如
梭 ，光 阴 似箭 ，人 的生命太过短暂 ，
少则五六十年 ，多则七八十年 ，而真
正能用在读书上的时间又有多少 ？

平 日 里 ，除了 为生计忙东忙西外 ，
对于读书可 以说是既有 目 的 ，又无 目
的 。说有 目 的 ，完全是一种 习惯成 自
然。床头 、枕边 、沙发 、写字台 ，甚至是
卫生间的暖气片上都放有书和杂志 ，如
果没有 ，反而心里空落落的 。因而说 ，
读书笔记于我而言 ，完全是心境和精神
上的慰籍。说无 目 的 ，那就是凡是能见
到的书 ，总有想翻一翻的欲望。但在大
多情况下仅仅是顺手浏览一下 ，看看前
言，读读 目 录 ，再 “扫描”一下后记 ，觉着
值得品味一下 ，思考一下 ，或买或借 ，就
把它们单独放在一起，星期天，节假 日 ，
夜深人静就慢读细品 ，和 “无声朋友 ”推
心置腹相谈。

在这种情况下 ，有时我会想起马
克思的一句话：“痛苦使人思考 ，思考
使人痛苦。”我不是痛苦之人，但爱想问
题。也许是幼年遭受丧父之痛 ，加之三
年 自然灾害的磨难吧 ，从打记事起 ，我
的心头特别是精神上总有某种说不清 、
道不 白的压力 ，这又成为我常常思考某
些问题的引子。有时候这种思考竟然同
自 己的血肉相连相系相联 ，甚至水乳交
融了 ，也就有了走出深山小村的梦想和
冲动。

看到母亲和哥哥姐姐整天在地里
劳作，放学后我也到地里去帮忙 。干累
了就躺倒在玉米地里或高粱地里 ，头
枕锄把望着太阳 ，让幻想的翅膀随风
飘舞 ，而能进工厂当 工人则是最大的
愿望 ，因为 当 了工人每月 能挣三十多
元啊 ！

由 于时时有这种思考 ，所以 ，读
书求知长见识的欲望更加强烈 。但命
运往往总是捉弄人 ，由 于家庭生活所
迫 ，我在小学期 间 曾先后 两 次辍学 ，
后来虽第三次走进 了校园 ，但初中没
有读完 ，在班主任和校长的极力反对
下 ，还是 自 作主张报名参加 了 三线建
设 民兵连 ，来到秦岭深处的部队驻地

和官兵一起开 山 放炮打 山洞 ，每月 工
资45元 ，大大减轻了家庭负担。第二
年底 ，由 于 时 间关系 ，在来不及和家
人 商量 的情况下 ，又报 名 应征入伍 ，
成 了 一名解放军战士 ，在部队培养教
育下 ，入了 党 ，提了干 ，服役长达 27
年 ，被授予空军上校军衔 。著名作家
柳青说：“人生的道路很漫长 ，但最
要紧的关 口 只有几步。”现在回过头来
看我的人生路途足迹，完全得益于细细
品味好书的结果 。

美 食家 讲 究 美 食佳 肴 的 色 、香 、
味。其实 ，在我看来 ，读书 、品书也有个
“ 色 、香 、味 ”的 问题 。不过 ，这 “色”，是

文采飞扬的斑斓之色 ；这 “香”，是滋润
心灵睿智的 “暗香”；这 “味”，是融洽于
字里行 间 的 “甜 、酸 、苦 、辣 ”和 “喜 、怒 、
哀 、乐 ”之味。而要“观色 、闻香 、品味”，
全得凭 自 己用真心实意去思去想去尝
去品 ，才有可能像唐僧师徒那样 ，历经
“ 千难万险”终成 “正果”。陶渊明说过
这样耐人寻味的话：“好读书不求甚解 ，
每有会意 ，便欣然忘食”。这里的 “会
意”，我理解就是读书品出 了 “味”而忘记
了 吃饭 ，甚至忘记 了 睡觉 ，即品 出 了 书
“ 味 ”后发 自 脑海和心灵深处的 自 然而
然的 “失态 ”行为 。正如语言大师所形
容的“废寝忘食”、“击节长吟”、“凝 目 沉
思”、“拍案而起”、“走火入魔”、“仰天大
笑”等等 。

品书味 ，就是重读精读 自 己特别喜
欢的书 ，这犹如像吃 自 己喜欢的水果 ，
像品酒品茶。而实际上品好书 ，品精品
书 ，仿佛就像打开了地宫之门 ，天府之
窗 ，仿佛进入了 一个神奇瑰丽的世界 ，
在这里就会见到许多智者和贤达志士 ，
心善情热之人 ，从他们的言谈举止 、所
思所想 、所行所为 中 感知到许 多未知
的东西 。从而使 自 己学会更多更全面
的生存生活和为人处世之道 。这样每
一天过得很厚实 ，很质 感 。细 品 的最
大好处是 不做书 的 “奴隶”，而 是在不
多的时间里去其糟粕 ，取其精华 ，从而
少 犯或不犯 “人之学也 ，或失之多 ，或
失之寡 ，或失之易 ，或失之止 ”的毛病 ，
以便做到 “学 一 知十 ，举一反三”。再
说 了 ，现在是知识爆炸的信息时代 ，只
有 丢掉那 些 脑子里 的 “陈谷子 ，烂糜
子”，才能使记忆的 “仓库 ”里有 “空 间 ”
来储藏新知识新信息 ，这更是防止脑子
老化的的 “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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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遥远的祖父
文/李荣

打记事起 ，奶奶是 很 生疏 的
一个称谓 。因我还没 出 生她就 已
经病逝 。留 在记忆里的是我的爷
爷 ，一 个 身 材并 不 高大却 很精神
的老头 。

那时他已经70多岁 了 。我大
一点 时对我们姓李他姓汪很有些
不大理解 。后 来小 妹 也 姓汪 ，说
是给爷 爷 “顶 门 儿”，就隐隐约约
知道他不是亲爷爷 。我的亲爷爷
在我 父 亲很小 的 时候就去世 了 。
这个长着长 白 胡子 的 爷爷 ，听 说
是我奶奶成为寡妇 时 “招 ”来的一
个游走四方的外乡人 。

他为人豪 爽仗义 ，爱 广 交 朋
友 。他又算是 一个有 手 艺 的人 ，
他会 “熟 ”皮子 ，做皮袄 ，缝狗皮褥
子 ，年轻时走村 串 户做活 ，在老家
周 边大大小 小 的村子 ，说起他大
家都知道 ：那个老汉啊 ，好人 。

我的爷爷待人好 。特别是遇
到要饭的 、耍猴的 、收布施的人 ，
不管是从 哪里来的 ，他都会让到
家里喝水 、吃饭 。遇上天黑就会
留下这些不明 身份的人在家里过
夜 。那 些 人 一 般很不讲卫生 ，穿
着气味熏人的衣服 ，每每遇上 ，是
母亲皱眉 而我们姐弟几个欢天喜
地的时候。有时小妹装着母亲的

样子冲他嚷道 ：“你认 也认不得 ，
怎就让住下 了？”这 时他就会大声
说 ：“龟孙子们 ，出 门 人在外不 容
易 ！让住下 。和我 一起住 ，怎 么
就脏 了？”我们就一笑跑开了 。到
了 第二天 ，当那些人走后 ，母亲在
打扫爷 爷 的屋子 时 ，发现炕上 有
许 多 虱子 ，很是厌恶 的 样子 。爷
爷这时就仿佛 自 言 自 语地说：“那
些 人 可 怜 啊
……”

爷 爷 给 我
留 下 印 象 最 深
的 是他给人 “算
命 ”，帮 人 寻 找
丢 失 的 东 西
等 。如 若 谁 家
的家 畜 如 羊等走 失 ，他们都会焦
急地找祖父 给算 上 一 卦 ，看 这 走
失的家畜是否还能找到 。只见爷
爷伸 出 手 ，不停地掐算 。片刻 ，他
会或是紧皱眉 头 ，或是面部舒展
开来 ，会静静地 、耐心地告诉前来
算 卦 的 人 ，丢 失 家 畜 的 大 概 方
向 。那时我真觉得爷爷好伟大好
神奇啊 ！

大多 数找到 丢 失家 畜 的 人 ，
会在不久后提上半瓶酒来我家酬
谢爷爷 ，那是在镇子上打来 的几

两散装 白 酒 。有人则激动不 已地
掏 出 三 五块钱给爷爷 ，一般来说
爷爷最喜欢的就是酒 了 。如若有
酒 ，谁碰上 了 都可 以 坐 下来 一起
喝个痛快 ，所 以他的朋 友遍布我
家周 围的很多个村庄 。

爷爷好喝酒 。记得在爷爷的
屋里 ，有许多酒瓶 ，空的 ，半瓶的 ，
满 的……爷爷会在 吃 过 饭后 ，拿

出 酒瓶 ，取下瓶盖 ，把酒倒在盖子
里 ，然后 美美地喝 下几 盖子 。我
们姐弟几个就会好奇地凑在爷爷
旁边瞅着酒瓶儿 ，爷爷会找来 一
根筷子 ，把筷子伸进酒瓶里 ，蘸上
酒 ，让我们几个轮流着张开嘴 巴 ，
去舔那筷子上的酒 。我们几个被
辣 得 前 俯 后 仰 ，爷 爷 会 快 乐 地
“ 嘎 、嘎 ”大笑起来 ，说：“再来点 ，

再来啊……”
有 次和 同 事 一起 吃饭 ，桌上

摆 了 瓶 白 酒 ，此 时我 闻 到 一股浓
郁的酒香 。是儿时的那种甜淡的
淳香 ！这时我突然想起 了 爷爷喝
酒 时那幸福 的笑容 ，不 知 不觉我
发现 自 己 已是满眼的晶莹 。

在我们村子里 ，谁家娶媳妇 ，嫁
女儿或是谁家死了人 ，都少不了请

我 的 爷爷 。在酒
席上 ，爷爷通常都
会喝个半醉 ，吃饭
时 ，他就会从酒席
上拿两个蒸馍 ，装
在 自 己 衣服 的 口
袋里 ，然后拄着拐
棍踉踉跄跄走 回

来 ，拿给我们吃。那时候 ，人们的生
活都不好 ，记得那馍嚼着是那么香
甜啊 ，我们姐弟几个吃得津津有味
… …父母觉得爷爷这样做很是丢
人 ，就一再劝告他别这样做 ，可爷爷
会又气又急地说：“谁笑话啊？我就
是给我的孙子们装两个蒸馍 ，咋就
丢人了？”记得每当爷爷外出去吃席
或是去赶集 ，我们几个就会不停地

到我家门前的沙梁上去瞭望 ，盼着
爷爷早点回来。因为爷爷回来准会
带好吃的给我们。大老远看到爷爷
蹒跚的身影 ，我们几个就会争先恐
后地跑着去迎接爷爷 ，爷爷会乐呵
呵地从口袋里掏出冰糖 、海红干 、果
丹皮 、面包等 。

读小学六年级时一个隆冬的
傍 晚 ，家 里 吃 肉 ，母 亲 说 是 过 冬
至 。晚饭后 ，爷爷把我们姐 弟 几
个 叫 到他 的屋子里 ，我们坐在火
炉旁 ，爷 爷给我们讲 了 很 多 他 的
故事 。最后 ，他 闪 着泪光很是为
难地对我们说 ：“你们的爷爷是个
穷爷爷 ，没什 么 留 给你们。”说着
他从衣袋里掏 出 几块钱 ，给我们
每人一块钱 ，然后把剩下的 、仅有
的五块钱依旧装进 了 衣兜里 。就
在那天晚上 ，我被父 母那撕心裂
肺 的 哭 声 惊 醒……看 着 父 母 痛
哭 ，我们像突然明 白 了 什么似的 ，
大声地哭喊着 ：爷爷……

我 的 爷爷走 了 ，永远 离开 了
我 们 。去 了 遥 远 的 地 方 继 续 流
浪……

那年 ，他八十三岁 。

勇敢的心
文/朱金华

沿 陡峭攀爬
仔细 着每一个脚步
用 心 丈量

接近峰巅的距 离
曾 经的 恐惧
迟疑前行的 步 履
那张写 满 坚毅的脸

晃动 了 坚定与 豪迈
度过极限

一切恢复平静
继续 向前

无暇品读 山 间 红晕
一泻 而 下 的 泉
荡 涤尘埃

聆听松涛声 声
看竹影摇 曳
满 眼苍翠
沉静那颗浮躁的 心

历 经孤独煎熬
痛苦折磨
洞 开一扇 成功 的 门
习 惯 了 艰辛跋涉
永不停歇

矗立 山之巅
以我为峰
跳动 着
一颗 勇 敢的 心

落叶知秋
文/文 雪梅

不经意间 ，曾经蓬勃葱绿的树木 ，
一夜之 间清晰可见瘦瘦的枝杆 ，片片
金黄的落叶在飒飒秋风 中翩跹起舞 。
“ 一 叶落而知天下秋”，落叶就这样悄
无声息将秋天送至人间 。

秋天是我最挚爱的季节 ，而落叶
则是我永恒的眷恋 。

小时候 ，落叶给 了 我童年温馨的
记忆。家乡在关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子
里 ，家乡 的秋天来得早 ，秋收秋播后 ，
树叶就纷纷飘落 ，这 时我们最快乐 的
时光就是扫落叶。厚厚的落叶像地毯
一样软绵绵地铺满 一地 ，用 不 了 多长
时 间 ，就满载而归 了 。院子里的落叶
堆无疑成 了 做游戏再合适 不过 的 地
方 ，玩石子 、捉迷藏 ，欢快的笑声溢满
秋天的院落 。

青春年 少 时 ，落叶 曾让我情感 飞
扬 ，思绪缠绵。在那个情犊初开的年
纪 ，眼中 的落叶常常让多愁善感的我
陷入 了 沉思 中 。坐在窗前 ，窗外的落
叶纷纷飘零 ，伴随着淅沥沥 的秋雨沙
沙作响 ，目 睹着这黯然失色的叶子 ，想
起那个爱得撕心裂肺的男孩决然离我
而去 ，心 ，猛然 间被刺痛 。一直在想 ，
落叶的离去 ，是树木的不挽 留还是秋
风的无情 ？

如今的我 ，历经人生的诸多坎坷不
平 ，面对头顶纷纷的落叶却多了份从容
和淡定。一 日 闲暇 ，撷取了 一片落叶 ，
坐在桌前 ，闻着玻璃杯中散发出来的袅
袅茗香 ，和落叶对视。那斑驳的色彩 ，
清晰的脉络 ，枯黄的叶柄 ，给人一种沉
淀的恬静 ，如行歌的慢板滑落在岁月 的
边缘。我终于明 白 ，落叶是如此静美 。
它经历了春的孕育 ，夏的勃勃生机 ，到
了深秋时节 ，倾尽最后的气力 ，悠悠然
然用生命燃烧成一树金黄 ，最后 ，默默
地舞蹈成一道最美的风景 。

在生命结束 的那一刻 ，还在竭尽
生命 的潜能释放着最后 的美丽 ，这就
是落叶最美的状态 。

走到尽头 ，依然从容 自 然 ，淡定恬
美。我想 ，人生也应如此 。

怀念褒姒
文/王军平

听说褒姒的倾国倾城之美来 自 于
笑，只可惜没有亲见，否则我真不知道拿
什么给这位卖笑者。

说是孟姜女哭长城 ，一哭长城倒 ，
二哭国人笑 ，哭不仅受到人的同情 ，而
且受到人的尊重。而褒姒的笑 ，自 古以
来却是骂声不断 ，绝色美女成了祸国殃
民的祸水。褒姒惹谁了 ？

事实上 ，褒姒的笑本身无罪 ，想必
是褒姒一笑实在太难了 ，她的笑如昙花
之怒放 ，不常开 ，不多见。为此 ，周幽王
不得不烽火戏诸侯 ，以此来博得褒姒一
笑。可是 ，褒姒笑了 ，国却灭了 ，留下了
后世的滚滚骂名。褒姒 ，你笑一下就真
的那么难吗？

笑得好 ，笑得难 ，这是褒姒之笑值
钱的根本。普天之下 ，得褒姒者不知多
少人 ，而亲见褒姒笑者却寥寥无几 ，褒
姒的笑充满了神秘。

一个人爱笑 ，即使哭了 ，也带着三
分笑。一个人爱哭 ，即使笑了 ，也带着
三分哭。以此推断 ，褒姒恐怕是个爱哭
之人吧。女人的哭有着极强的杀伤力 ，
女人一哭 ，再硬的男人也得软下来。女
人的笑 ，有着极强的诱惑力 ，笑能足显
女人之妩媚 ，女人一笑 ，再软的男人也
能硬起来。女人的哭与笑紧系着男人
的心 ，实在太可怕了 。

倘若一切推断都正确 ，褒姒用他的
哭相杀伤天下男人 ，而用他的笑容治愈
创伤 ，让萎靡再振。褒姒一笑 ，僵冻的
心灵再次跳动 ，如释重负 ，如获新生 ，男
人的豪情壮志冲破云霄。然而褒姒的
笑 ，有一种微痛 ，是有一种痒 ，像四川人
吃辣椒 一 样 ，有 着 刺痛般 的快感 ，痛
快 ！由此 ，谁又不想真正地痛快一把。

莫说红颜祸水 ，一切来得 自 然 ，与
褒姒无关。一个女人生得美 ，不是她的
错 。一个人爱哭不爱笑 ，也不是她的
错。而一个人不爱笑 ，却非得博得她的
一笑 ，这到底是谁的错？

我们至今仍然怀念褒姒。


